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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件 往 事 给 我 印 象 很 深 。
1990年，我在《会计研究》上发表《论
复式记账法的超稳定性——兼评“三
式簿记说”》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
多是关于对复式簿记和记账符号的疑
惑。山东莱州有位老先生并有多次书
信往来，情真意切地表明“只想在活
着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而本人其
时除了深感惭愧外，无能为力。据我所
知，有为数不少的会计人员就此投入
徒劳、甚至走火入魔式的研究，几成会
计领域的“发明永动机”。由此可见，
在学术研究中，开创者或率先译介者
其实是负有极其重大的引导责任的。
一旦从开头做错了，往往就以讹传讹，
成为不可更改的“标准”，令后来者徒
呼奈何。
其实，自从借贷法跨出借贷业用
于其他行业以后，借贷符号在西方也
已经不再具有可理解性，所谓“拟人
说”之类均属徒劳的粉饰，在中国当然
更不用指望能向学生说得清楚了。本
文作者对会计原理教师的建议是，坦
率地说明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软肋和
心病，借贷不过是符号而已，千万不要
在这儿下思考理解之苦功，以免对好
学者留下“百思不得其解”的心理阴
影。这很正常，各门学科大抵都有些
难言之隐，物理学在上文已述及，化学
上则有“化学键”概念，没人说得清它
究竟长在哪儿。
偶见谢氏宗亲联盟网资料，
有“谢霖兼任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总
会计师职务期间，根据西方借贷复式
记账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设
计银行会计制度，将传统收付记账改
革为现金收付复式记账。”云云，不禁
愕然。资料所说如果属实（请识者告
知），则说明谢霖先生后来自已也弃借
贷而用收付了，但其影响却必将“不在
商改之列”地流传，令中国会计人世
世代代地“晕”下去。这让我联想起大
诗人哥德年轻时写出《少年维特之烦
恼》，引得历代多少痴情男女哭着喊着
去自杀殉情，他自己却没事人似地活到
九十多岁！
在网上看邓加荣先生的文章得知，“计学”一词，是
严复先生的首创。他取传统的“国计、家计、生计”之意，
将“Economy”翻译为“计学”。最早的北京大学计学门便
是依此得名。此后，在孙中山、马寅初等人的推动下，“计
学”逐渐不用，为“经济学”所取代，北大“计学门”也改
为“经济门”。但宏观方面不用了，微观方面用“计学”则反
觉贴切，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便曾接受过“计学光辉”的题
词赞誉。1933年，在中国计政学会成立大会上，会计学家杨
汝梅先生做如此定义：“计政二字。有广狭二义。从狭义方面
解释，系指偏重技术之会计、审计、统计各种学科而言；从广
义方面解释，则财政制度、经济政策，均包括在内。”别人不
用了，我们接过来专用，以两字而包容会计审计，效率极高，
且颇具“古色古香”之意。是为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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